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衢州，
祖籍绍兴，熔铜艺术家，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开创了“熔现实主
义”新流派，用铜建立了雷峰塔、桂林铜
塔、峨眉山金顶、杭州江南铜屋等百座
铜建筑与铜工程，被誉为“中国当代铜
建筑之父”。代表作有《阙立》《万泉
归海》《稻可道，非常稻》《千里江山》
《燃烧的向日葵》《千浪卷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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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炳仁的第一次机遇，是
修建灵隐铜殿。

“老祖宗留下的铜建筑最高
8米，修建铜殿的机缘给我了，材
料也给我了，就看你敢不敢超过
它？”在朱炳仁发明叠镶铜建筑
技艺前，受限于材料属性，铜建
筑自身重量难以承受建筑重
力，导致当时的纯铜建筑如同
工艺品般，体积普遍较小。

彼时，面对国内现代铜建
筑实践的空白，朱炳仁耗时两
年精心设计制作，八易其稿，带
领团队突破技术、工艺、成本等
重重难关。“铜与铁是性质截然
不同的材料，将它们结合使用
会产生双金属反应，导致材料
腐蚀，严重影响建筑的结构安
全和使用寿命。”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科学
家，但我喜欢学习，于是就开始
研究这两种材料，避免电偶腐
蚀。”朱炳仁通过查阅大量资
料、琢磨、研究，并请教浙江大
学等高校的材料学专家，探讨
解决方案。同时不断进行实
验，尝试不同的材料处理方法
和连接工艺，最终采用铸、锻、
轧、刻、镶、镂、冲、鎏金、点蓝、
氧化、做旧、封闭12种工艺，开
创了大型铜工程建筑中多种工
艺综合运用的先河。建筑承重
部分则采用铜与钢材、混凝土
融合的叠镶铜技艺，确保了灵
隐铜殿的质量和安全性。

1999年，灵隐铜殿正式动
工，经过400多个日夜、万余工
而制成，终结了古代铜殿“小巧
如工艺品”的历史，中国现代铜
建筑的开山之作就此诞生。

之后，朱炳仁又陆续完成
了中国第一座铜塔桂林铜塔、

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宝塔杭州
雷峰塔、中国最大铜建筑群峨
眉山金顶铜殿群、中国第一对
铜画舫西湖铜船、世界最高铜
塔常州天宁宝塔、中国第一座
用青铜装饰的大桥绍兴铜桥等
作品，构建出完整的铜建筑语
言体系，推动铜艺在宗教、园
林、城市景观等领域的应用。

朱炳仁也因此被誉为“中国
当代铜建筑之父”。他自豪地
说：“中国铜建筑，尤其是现代铜
建筑历史，是从我手上开始的。”

第二次机遇，源于一场大
火带来的灵感。

“青铜工艺5000年来都没
什么变化，非常经典，很难撬
动。”2006年，即将竣工的常州
天宁宝塔突发大火，导致这座
高达153.9米的佛塔的首层屋
檐被焚毁，铜瓦被熔化。悲痛
万分的朱炳仁很快发现，熔化
的铜发出的光芒，与烧蚀的铜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浑然
天成的画作。

一时间，朱炳仁灵光乍现：
若能人为控制铜的熔化和流
淌，必定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
铜艺术品。

从此，熔化的铜渣成了朱
炳仁的“新导师”。他反复试验，
最终凭借“无模可控熔铸工艺”，
将熔铜液变成了手中的笔与
墨。一年后的2007年，他的“熔
铜”处女作《阙立》问世。当年，
这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熔铜艺
术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凭借非凡创造力与卓越成
就，朱炳仁成为青铜文明里被全
球艺术界熟知的标志性人物之
一，赢得“中国铜雕第一人 ”等
美誉。

81岁什么样？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用行动
回答：前一秒在新疆塔克拉
玛干沙漠里越野，下一刻已
奔赴浙江舟山东极岛；前脚
在广东吃早茶，转身已拾级
而上，登上了北京司马台长
城；从全国篆刻展、短视频
之夜，到江南铜屋屋顶小花
园……耄耋之年的朱炳仁，
始终以“青春”之态，在行走
与创造中不断拓宽生命的
维度，丰富着时光的厚度。

这两年，我曾多次采访
朱炳仁先生。从朱家家风
家训的传承，到铜艺技法的
薪火相传；从作为“运河三
老”之一对大运河的关注，
到艺术展在各地绽放的璀
璨光彩，再到其孙朱也天因
高考意外收获“泼天流量”
的思考……常规的年龄界
限，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
痕迹，只沉淀出愈发醇厚的
艺术底蕴。每次对话的侃
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满是年
轻人般的活力与炽热。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这是朱炳仁先生发自内心的
宣言。他首创的熔铜艺术，
正是这份特质的最佳注解
——打破传统铜雕范模的束
缚，让铜在1200℃的高温下
自由流淌，形成千姿百态、独
一无二的艺术形态，为数千
年的铜文化注入全新活力。

朱炳仁的“青春”，还体
现在他对新事物的接纳与
融合上。2010年，他从大
漆、珐琅彩中汲取灵感，独
创“庚彩艺术”，以矿物釉色
赋予熔铜肌理斑斓的生命
力，掀起一场铜艺的“色彩
革命”；与服装品牌联手，将
云水墨画与熔铜艺术融入
现代服饰设计，让铜文化在
潮流语境中焕发新的光彩。

尽管已取得无数成就，
但朱炳仁先生依旧在“拼”，
因为铜艺是他一生的事业，

“铜学”是他一生的追求。
一年前，在国家博物馆

举行的“熔铸古今——八十
而立朱炳仁艺术展”上，朱炳
仁先生曾笑着说：“八十而立，
请大家看看我立起来了吗？”
这句俏皮又认真的话，也是对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的精准
解读——他就像一团火焰，
在铜世界尽情燃烧，用创新
与滚烫书写“铜”的传奇。

是卷也是玩
下一盘有心无心的棋

耄耋之年，为何依然在
拼在卷？铜艺“永动机”朱炳
仁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还
是在玩，就像有些人喜欢钓
鱼，有些人喜欢下棋，都是在
寻找自己的快乐。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我也在下一盘棋，
一盘有心无心的棋。”

2004年，朱炳仁为衢州
市博物馆创作了一幅铜雕壁
画，名为《天地大棋盘》。该
作品通高17.99米、宽12.99
米，采用青铜锻造工艺，结合
衢州地域特色的“棋子文化”
与“孔子文化”，将烂柯山围棋
传说、孔氏南宗家庙景观与

《论语》典籍融为一体，被誉为
“中国当代铜壁画代表作”。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我们每个人都在下棋，走了
就走了，争取下一步走得更
好。我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希
望走的，即使走到误区也要
接受，这样才能享受成功的
可能。”朱炳仁将铜艺创作视
为快乐源泉，“到了‘80后’
的年纪，记忆力、行动力都有
所下降，但跟（工作室的）年
轻人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
有活力了。我很羡慕年轻
人，年轻是最大的财富，但不
要停留在空余的羡慕上，应
该下好自己应该下的、还没
有下的一盘棋。”

无论是构思作品时的冥
思苦想，还是制作过程中的
精雕细琢，朱炳仁都乐在其
中。这份对艺术的热爱和执
着，使他在81岁高龄依然保
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不断
攀登艺术的新高峰。“现在我
们已经开始讨论下一个展览
在哪里举行了，我希望每一
个展览，都有新的作品出
现。”他说。

庚彩万象
突破铜艺单色局限

“艺术本身就是在一个
个挑战、一个个创造中提升
的。”在传统工艺中，铜除了
常见的黄铜、紫铜、青铜外，
很少能见到别的颜色。但在
天津艺术展上，一向拒绝重
复自己、对艺术“喜新厌旧”
的朱炳仁，一口气推出了60
余件庚彩艺术作品：在《庚彩
十二式》系列里，他将12种矿
物釉色与铜雕结合，获赞“如

同为庚彩艺术注入12道彩
虹”；首次亮相的《庚彩华
服》，让青花纹样在时装上翩
然起舞，打破艺术载体的边
界；《云水墨系列》突破性地
将庚彩“流入”宣纸……

从古铜到紫金刻铜，从
釉彩的层叠到庚彩的问世，
朱炳仁以“流动的色彩”突破
了铜艺单色的局限，开启了
多彩铜艺美学的新纪元，在
流动的金属肌理中融入了东
方哲学的深远意蕴。这一艺
术形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他20多年潜心研究与实践
的成果，经历了从1.0到8.0
的迭代升级，经过成百上千
次的试验与融合。

1999年，朱炳仁为大雁
塔特制108米的巨幅铜雕壁
画《唐玄奘求法图》时，首次
采用紫金刻铜技艺。他把铜
分成不同的成色，分出多种
色相，中国铜壁画迈入“多
彩”时代。此后，他又尝试在
铜表面涂覆釉粉并高温烧
制，通过自然氧化和人工调
控，使铜呈现出黑青、紫、暗
红等50余种颜色。

2001年修复雷峰塔时，
朱炳仁通过不同颜色的铜片
拼接还原古建筑原貌，呈现瓦
黑青、门紫色、拱暗红等效果。

2010年，朱炳仁以材料
的渗化、叠加、融汇、渲染、抛
磨、熔炼为手段，集历史上的
五彩、珐琅彩、粉彩、大漆等
工艺精华，通过熔铜与釉彩
结合，将传统元青花纹饰转
化为五彩斑斓的现代艺术形
式，创作了《青花》系列，拓宽
了大众对铜艺术品色彩范围
的固有认知。

2010年恰逢农历庚寅
年，至此庚彩诞生。

当铜的色彩变化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层次
感，这种创新不仅是技术上
的突破，更是艺术理念的革
新，为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
活力。

“中国古代没有铜壁画，
并不是老祖宗不努力，他们
也在努力，用丰富的形式来
呈现图案，也是‘壁画’，只是
没有这么平整、大尺寸的铜
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
有条件的，需要环境，包括很
多科技手段，来达到你想要
的效果。”朱炳仁感慨地说，

“所以，是时代把这个重任交
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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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赋予我们重任，同时也要求
我们紧握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熔铜艺术家朱炳仁便是
一位擅长捕捉机遇的人。

“从青铜时代走到熔铜时代，整整
花了5000年。有人说我已超越前人、
超越了自己，说我即使躺着也可以‘吃
饭’，并且能‘吃’得有滋有味。但有时
候，机遇自然而然地就跟着我来了。”
2025年夏，朱炳仁在天津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
家融媒报道”小组独家专访时说。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
衢州，祖籍绍兴，现生活在杭州、北
京。“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
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
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
中所述的“朱文公的子孙”，正是朱
炳仁所在的朱家。

“鲁迅先生的家就在我们边
上，朱家与之相距不过几百米。”童
年时，朱炳仁常在百草园、三味书
屋玩耍。“他家有一棵枣树，我还爬
枣树、打枣子吃。”去年，朱炳仁和
儿子、孙子一起回到绍兴寻根，“我
7岁之前睡的那个房间，找到了。”

事实上，100多年前，朱家的
铜铺便与鲁迅先生的家比邻而居。

朱家铜艺历史可追溯至清代
同治年间。1875年，朱炳仁的太
祖父朱雨相携手弟弟朱庆润，在
绍兴石灰桥畔创立“朱府义大铜
铺”，主营铜勺、铜筷、酒壶等日用
铜器。当地流传的“嫁女的铜，朱
家的工”，便是对朱家精湛铜艺的
赞誉。而在朱雨相、朱庆润之前，
他们的父亲朱幼春早已开设了铜
铺，并兼营锡箔作坊。而鲁迅笔

下的“父亲开锡箔店”的“有钱的
同窗”，或许正是朱家铜艺的某个
后人。

彼时，朱炳仁的爷爷朱宝堂将
铜铺更名为“朱府瑞昌铜铺”，选址
绍兴北后街83号至85号。锤击铜
器的铿锵之声，曾伴随朱炳仁的童
年记忆。尽管铜铺旧址已于2008
年因鲁迅故里扩建被拆除，但如今
在绍兴鲁迅中路222号，“朱家台
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地，再度与“鲁迅故居”毗邻而立。

为了还原周朱两家的历史渊
源，朱炳仁买了很多书籍，希望能
将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重新整理出
来，以飨读者。

如今，许多老朋友劝朱炳仁为
铜学著书立说，“铜学的构建并非
源于我个人视角，而是立足于整个
社会的美学高度。毕竟时不我待，
而我尚能讲述些许故事”。在朱炳
仁看来，文化是艺术的灵魂，是长
盛不衰的根本，而铜的内涵丰富多
样，它既是物质材料，也是艺术与
意识的承载者。他希望将“铜学”
这一厚重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让
更多人了解和热爱铜艺。

擅捕机遇开启“中国铜雕第一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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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 小时候常在三味书屋玩耍

铜艺“永动机”朱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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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青铜”始终是独特的
文化符号。然而，在绵延数千年的璀璨长河中，万千匠人
的身影隐没于历史尘烟，其姓名更是被岁月掩埋。

“想要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就要拿出响当当的作品，要
不断地创造。”2025年夏，熔铜艺术家朱炳仁在天津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独
家专访时，分享了他对熔铜、庚彩的理解与热爱。 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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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炳仁作品《千里江山》。

朱炳仁与《铜青花》系列作品。


